Evangelical Theology 福音派神學 近代福音派神學有很悠久的傳統，雖然從一角度而言，它是對自由主義神學（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，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的一個回應，而且這些回應確曾造成神學界一些騷動，福音派神學的根，卻是上接正統基督教的泉源。
　　福音派神學可上溯到基督教時代最初幾世紀的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，那時人嘗試按聖經教訓，來組織他們的教義，一方面努力明白聖經的教導，另一方面把這教導落實在生活上，並力拒來自教內或教外的偏激思想。福音派神學家努力做的，正是這些。
　　福音派神學肯定的是︰聖經是神可靠的啟示，神藉聖經向人說話，又賜下新生命；神是全能的創造者，人是祂按自己形像造的；神藉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進入人的歷史，成就救贖；神是三位一體的神；耶穌基督是真正的神，也是真正的人；罪對所有人都是真實的，亦必帶來審判；神藉著耶穌基督，又透過聖靈的大能叫我們重生；耶穌基督正在建造祂的教會；而歷史的終局在於耶穌基督再來，死人要復活，最後的審判，天堂和地獄。
　　福音派神學亦與中世紀初期的思想和人物頗有淵源，就如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的滿足說（Satisfa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6,Name=Satisfaction}）、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，和克勒窩的伯爾納（Bernard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論基督的受苦等。
　　福音派神學與復原教（Protestan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65,Name=Protestantism}）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的關係更為密切，就如堅信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的中心地位，講道（Preaching{\LinkToBook:TopicID=952,Name=Preaching, Theology of 講道神學}）時聖靈的能力，相信聖經為一切教義與生活的最終權威（Autho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75,Name=Authority}），強調以地方方言來宣道，並且要以最自然的方式來解經等。此外，福音派神學同樣強調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真理，認為人能得救，全本乎信心，接受神的愛和自我啟示，不是靠人的善功。至於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，福音派神學相信，教會是聖靈把信徒重生而組成，每一個信徒都只能因個人與神有直接關係才能進入的一個群體。
　　改教運動有許多流派，通常與國家及民族感情有關，福音派亦因此而分作許多不同的群體。他們各有自己對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的了解，神旨與個人救恩的關係（參預定論，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，對千禧年（Millennium{\LinkToBook:TopicID=792,Name=Millennium}）的解釋，教會管理（Church Gover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86,Name=Church Government}）的形式，聖經默示的性質，信徒怎樣有得救的確據（Assurance of 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，教會與文化（Cul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333,Name=Culture}）及國家（參政教關係，Church and 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285,Name=Church and State}）的關係──儘管福音派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解釋，但他們都認為，這些不同的理解並不是最重要的。
　　福音派神學與十八世紀中葉的大復興，有深切的關係。整個大趨勢是讓神學建基於教會的傳統，和特別強調神學與信徒生活的關係。福音派神學家看重悔改歸正（Conver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7,Name=Conversion}）的信心，神藉基督表達的大愛，和人因此而應有的改變。他們同樣重視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的途徑和可能；但對人在什麼時候得救，和得救後的成聖可以到達什麼地步，就各有不同的看法。他們對群體的屬靈生命、教會的更新、向普世傳福音（Evange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0,Name=Evangelism, Theology of 傳福音的神學}），以及改善社會等問題，也非常關注。
　　到了十九世紀30年代，福音派神學不再只關心信徒生活的問題，也開始努力於釋經及神學反省；這種改變與中世紀前期及改教運動看重神學的作法相同。不幸地，福音派神學亦在這個時候受到最嚴厲的質疑，當時神學界流行的自由神學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 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}，是結合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的惟理主義，加上後康德時期強調人的意識是引往認識神之路──不可思議的，這竟引起浪漫主義（Roman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29,Name=Romanticism}）時代之共鳴；福音派神學遂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。典型的反應有兩種︰嘗試適應新的思想與形勢，或退縮到陰暗的角落，死守著傳下來的信仰規模，近乎神經質地向任何思想發炮攻擊，很多時候還未弄清楚要反對的思想是什麼，就反對。後一種反應在圈內人自然贏得為真道打仗的美譽，無形中卻從當代文化撤退下來，容易給人一個錯覺，以為基督教信條（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的最後版本，已在改教運動期間便定規下來。
　　較成熟的福音派神學，可以荷蘭學派為例，特別是像該柏爾（Kuyper{\LinkToBook:TopicID=699,Name=Kuyper, Abraham}）這些人。他們不僅能持守正統的信仰，還能把神學思想引伸到生活每一層面，同時回應世界各思想對信仰的挑戰，不以逃避或反擊來作回應。
　　到了十九世紀後期，自由神學的壓力愈來愈大，而福音派神學又愈來愈弱之際，一種自衛性更強的神學興起來了，那就是基要主義（Fundament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87,Name=Fundamentalism}）。它最大的特色，
　　就是以一種極端的千禧年{\LinkToBook:TopicID=792,Name=Millennium 千禧年}觀念，來解釋社會，認為社會及其上之文化，都是註定要滅亡的，全是在救恩之外，因此教會對社會的關係，只有傳福音的關係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，甚至無關重要。基督教對社會若有什麼話要說，全是關乎將來、「未濟的」（the 'not yet'），不是現在的（the 'now'）。
　　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，福音派神學經歷了更新的時刻。英國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尤大，他們努力於釋經的工作；美國學者則致力於系統神學（System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139,Name=Systematic Theology}），及其他相關的研究，像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及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等。荷蘭與門諾會（Mennonite{\LinkToBook:TopicID=783,Name=Mennonite Theology}）的學者，則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，發展出關懷社會的理論。五旬節〔Pentecostal{\LinkToBook:TopicID=916,Name=Pentecost}，或靈恩（Charismatic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68,Name=Charismatic Movement}）〕運動是從敬拜來更新教會，堅持聖靈是神裝備教會的能力泉源，為要叫教會服事有需要的人群〔參聖靈的洗（Baptism in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183,Name=Baptism in the Spirit}）；聖靈的恩賜（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）〕。
　　最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們可以稱福音派神學為屬靈的神學，這是歷代教會做神學的一個偉大傳統，可說是一種「活的」正統主義。聖經不僅是神學最重要的素材，僅靠惟理的方式不能窮盡其意，人要默想它，為此禱告；簡言之，神學需要理性的辨識，更需要心靈的參悟，因為神學的目的，不僅要人認識理論，更要人認識神，而神是不能透過類似考古學或解剖學的方法來明白的。人必須放下學術的驕傲，才能從事神學的研究；尤有進者，神學家只能在愛的群體（教會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 教會教會}）內，為了愛人的緣故而工作；他必須謹記，基督即將再來，而他要向神交帳的日子，也迫在眉睫，這就是福音派神學家工作的立場和心態。
　　一言以蔽之，福音派神學家努力的目標，不是個人的聲譽，而是神的榮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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